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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在
還
是
小
女
孩
時
就
喜
愛
上
文
藝
。
到
少
女
時
代
，
對
於
我
們
現
裳
祉
會
的
文
藝
圏
，
却
有
意
無

意
地
迴
避
着
，
對
文
壇
上
的
熱
鬧
景
象
，
採
取
着
一
種
誤
筌
的
態
度
。
這
可
能
是
，
我
雖
然
年
祀
小
，
却

有
一
種
從
生
活
體
驗
中
培
養
出
來
的
一
份
驕
傲
和
自
信
；
我
認
爲
，
我
領
會
到
的
顯
簸
生
活
的
眞
賀
和
深

刻
，
遠
遠
超
過
時
下
諸
作
家
們
在
文
詞
間
所
描
寫
的
。
我
繞
了
一
個
大
圏
子
，
又
囘
來
正
面
接
觸
我
們
現

賀
裏
的
文
苾
了
。
因
爲
，
在
不
斷
的
成
長
、
前
進
上
，
我
發
覺
到
l
_

文
學
的
工
作
，
最
需
要
的
是
，
我

們
，
當
代
的
人
，
萁
際
｀
切
煎
地
在
生
活
中
痕
踐
。
我
看
到
了
有
些
人
在
賀
踐
，
他
們
使
我
感
動
，
給
了

我
激
勵
。
就
這
樣
，
我
放
棄
了
曾
有
的
驕
傲

、
自

信
、
迴
避
的
態
度
，
變
成
一
位
初
習
者

，
向
前
輩
們
學

習
。
因
爲
繞
了
個
大
圏
子
，
所
以
對
當
代
文
藝
作
品

、
作
家
的
認
識
，
在
短
時
間
裏
，
只
能
了
解

一
部
份

。
王
璇
先
生
寫
「
廣
陵
散
記
」
是
在
六
一
年
到
六
二
年
，
判
在
臺
灣
時
報
副
刊
。
結
集
出
書
是
六
三
年
的

事
，
距
今
已
近
四
、
五
年
。
今
天
我
從

「
厥
陵
散
記
」
裏
的
作
品
看
來
，
當
年
王
璇
先
生
所
寫
的
一
些
問

題
，
在
當
時
卽
曾
引
起
文
藝
界
的
注
目
和
產
生
討
論
。
而
我

，
在
那
年
却
不
知
有
這
樣
一
位
啡
「
王
璇
」

的
寫
作
者
，
也
不
曾
接
觸
到
人
們
討
論
王
璇
作
品
所
泛
起
的
漣
漪
。
我
雖
爲
此
覺
得
慚
愧
，
但
我
想
，
這

我
讀
「
廣
陵
散
記
」曾
心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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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的
事
寅
畢
竟
不
是
我
的
過
錯
。
說
起
來
，
我
還
是
同
齡
年
輕
人
中
相
當
關
心
文
藝
的
。
我
想

，

這
是
我

們
的
文
化
工
作
尙
未
做
得
普
及
之
故
。
於
是
，
有
些
重
要
問
題
的
研
討
，
只
在
幾
個
小
圈
圈
裏
打
轉
，
或

許
還
爭
嘰
得
漫
天
價
響
；

然
而
，
社
會
上
大
多
數
的
人
却
還
抓
不
到
問
題
的
重
點
丨

l

至
今
，
這
現
象
還

是
存
在
着
；

就
以
此
次

「
鄉
土
文
學
」
之
爭
論
(
戰
)
'
我
看
,
我
生
活
圏
中
所
接
觸
的
親
友
4
回
學
`

甚
至
任
敎
席
的
老
師
們
，
並
沒
有
幾
個
人
很
認
眞
、

嚴
肅
的
注
視
這
個
問
題
的
來
龍
去
脈
和
它
未
來
的
發

展
。

坦
白
說
，
我
之
知
造
「
王
璇
」
這
名
字
，

還
是
因
看
了
仙
人
掌
雜
誌
創
列
號
上
，
他
針
對
我
的
一
篇

短
篇
小
說

「
我
愛
博
士
」
所
寫
的
文
章
：
「
巋
國
學
人
的
公
害
」
。
後
來
，
他
自
日
本
返
臺
，

經
朋
友
的

介
紹
才
認
識
他
。
五
個
人
同
吃
午
飯
，
當
天
就
爲

「
自
由

」
範
晦
的
問
題
，
我
與
他
爭
得
氣
急
(
他
倒
是

態
度
輕
鬆
)
°
這
次
聚
餐
後
，
我
們
沒
有
再
見
面

，
不
多
久

，
他
就
離
臺
返
日

。

我
曾
經
答
應
文
華
出
版
祉
的
負
責
人
鄉
先
生
，

如
果
有
機
會
願
意
幫
他
的
出
版
社
做
事
。
或
許
鄉
先

生
也
是
有
意
提
供
我
賺
外
快
的
機
會
，
以
週
轉
我
不
太
寬
裕
的
生
活
。
他
願
付
報
酬

，

請
我
靄
他
校
稿
。

鄉
先
生
送
來
的
第

一
本
書
的
二
校
稿
，
竟
是
王
璇
的
「
巖
陵
散
記
」
(
再
版
)
o
這
於
我
對
王
璇
先
生
的

印
象
是
個
很
大
的
挑
戰
；
我
從
序
上
璫
到
，
這
本
集
子
裏
，
大
多
是
談
着
與
日
本
有
關
的
問
題
。

「
他
會
用
怎
樣
的
態
度
來
談
日
本
呢
？
」

．

在
我
們
的

一
些
評
論
家
說
：
此
刻
、
此
間
，
對
日
本
採
取
的
是
「
開
門
揖
盜
」
的
經
濟
方
式
。
又
有

許
多
民
族
意
識
強
烈
的
同
胞
，
憤
怒
的
劍
尖
指
向
日
本
！
而
王

璇
先
生
，
就
我
所
知

，
他
是
一
位
「
非
等

閒
之
輩
」

。
也
同
時
，
他
却
是
身
在
日
本
靠
敎
席
過
活
的
：
：
：

這
些
層
次
交
錯
在
一
起
；
令
我
堉
「
蕨
陵

散
記
」
時
；
頗
具
戒
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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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頭
的
幾
篇
，
如
駮
日
本
的
櫻
花
、
雪
：
…

·
等
，
倒
沒
有
引
起
我
多
大
的
注
意
。
以
後
的
幾
篇
，
如

談
到
日
本
人
之
歧
視
韓
國
人
，
誘
騙
韓
國
靑
年
到
日
本
來
做
廉
價
勞
工
，
欺
侮
、
壓
榨
他
們
眞
是
令
人
憤

怒
！
再
看
到
，
中
日
戰
爭
期
間
，
日
本
醫
生
在
我
國
哈
爾
濱
、
瀋
陽
，
以
活
生
生
｀
健
康
的
中
國
人
爲
醫

學
寳
驗
的
對
象

，
把
病
菌
打
到
人
體
裏
，

議
他
發
病
，
待
發
病
最
劇
時
，
活
生
生
加
以
解
剖
，
以
作
爲
研

究
，
以
寫
出
醫
學
報
告
，
以
致
使
得
這
樣
的
醫
生
在
醫
學
界
享
有
盛
名
。
看
到
這
裏
，
忍
不
住
痛
心
落
淚

了
。

這
幾
篇
看
下
來
，
使
我
原
先
對
王
璇
先
生
的
疑
慮
消
失
了
。
我
於
是
放
心
了
；
中
國
敎
授
到
日
本
敎

書
，
是
不
會
因
爲
拿
日
幣
而
不
敢
講
眞
話
。

王
璇
先
生
的
「
糜
陵
散
記
」
裏
，
有
幾
個
系
統
：
一
、
中
｀
日
民
族
性
方
面
的
探
討
。
二
、
中
、
日

歷
史

、
文
化
問
題
的
探
討
。
三
、
人
在
自
然
中
的
地
位
(
亦
可
說
:
人
與
自
然
的
交
流
)
°

王
璇
先
生
討
論
問
題
所
採
取
的
態
度
是
寬
容
的
。
這
點
他
是

受
了
西
方
自
由
主
義
學
派
的
薰
陶
，
能

移
尊
重
他
人
。
這
樣
的
態
度
，
通
常
也
會
在
同
時
，
得
到
他
所
希
莖
得
到
別
人
亦
待
之
以
尊
重
的
態
度
包

容
之
。
這
種
態
度
的
優
點
是
，
事
物
的
事
賀
得
以
自
然
、
眞
箕
的
呈
視
。
他
不
會
爲
了
強
調
他
個
人
所
執

着
的
理
想
、
原
則
，
而
有
意
地
對
其
他
事
象
加
以
淡
化
或
掩
蓋
。
我
想
，
文
化
：
思
想
是
需
要
有
這
樣
廣

泛
的
包
容
力
。
赧
於
此
，
王
璇
先
生
才
不
會
在
這
樣
「
國
內
一
片
反
日
高
潮
的
時
候
」
(
引
自

「
自
序
」

)
，
從
頭
到
尾
只
寫
着
迎
合
國
人
仇
視
日
本
人
；
駡
日
本
人
以
洩
憤
的
文
章
。
王
璇
據
箕
地
將
他
治
學
所

知
的
有
關
日
本
的
知
識
提
供
給
國
內
的
諮
者
；
正
好
做
了
他
和
他
的
老
友
徐
高
阮
先
生
所
期
望
的
，
是
對

國
內
文
化
做
着
建
設
性
的
工
作
。

而
在
另
一
面
，
王
璇
先
生
是
和
與
他
有
着
相
同
認
知
的
愛
國
者
一
樣
地
，
看
到
日
本
對
中
國
所
造
成

的
壓
迫
和
危
機
。
至
於
這
樣
令
人
痛
心
的
問
題
，
王
璇
先
生
却
很
有
勇
氣
地
探
討
着
，
我
們
，
我
們
被
侵

略
、
被
壓
迫
者
本
身
所
該
負
的
査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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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久
以
前
就
聽
到
外
國
人
說
：
中
國
像

一
隻
睡
著
的
獅
子
。
不
知
道
獅
子
到
今
天
倒
底
醒
了
沒
有
？

如
果
醒
了
，
爲
什
麼
對
於
外
國
公
害
的
輸
入
，
這
樣
地
無
警
覺
，
也
不
加
以
抵
禦
呢
？

甚
至
，
還
要
加
以

維
護
辶
遮
掩
(
不
日
前
，
澳
洲
發
佈
消
息
，
謂
該
國
所
製
造
的

「
嬰
兒
美
」
洶
「
素
美
」
丶

F
心
美
力
」

,

「
力
多
精
」
奶
粉
，
發
現
受
到
沙
門
氏
桿
菌
污
染
，

已
採
取
緊
急
收
囘
的
工
作
。
而
臺
漓
的
奶
粉
商
人

，
却
力
圖
掩
飾
，
極
力
利
用
公
共
關
係
，
運
用
大
衆
傳
播
工
具

一
再
宣
稱
他
們
所
售
的

「
嬰
兒
美
」
等
奶

粉
是
安
全
可
靠
的
，
鼓
勵
媽
媽
們
放
心
給
寮
寶
食
用
°
)
奶
粉
有
病
菌
是
今
年

G
^
六
)
年
的
事
。
在
「

廣
陵
散
記
」
裏
，
以
石
油
蛋
白
飼
養
臺
灣
的
鯪
魚
，
是
四
、
五
年
前
的
事
。
日
本
製
造
了
石
油
蛋
白
，
後

又
發
現
石
油
蛋
白
裏
有
致
癌
的
物
質
，
日

本
全
國
嘩
然
，
向
政
府
抗
議
，
終
令
製
造
的
工
廠
因
產
品
銷
不

出
去
而
放
栗
生
産
。
在
這
時
，
日
本
却
暗
示
輸
出
業
者
將
這
產
品
輸
往
臺
灣
。
竟
然
臺
灣
也
無
所
反
映
地

「
試
驗
」
了
一
段
時
間
，

「
幸
」
而
沒
有
不
良
反
應
。
我
想
，
我
們
的
國
際
消
息

一
向
是
很
靈
通
的
，
美

國
幾
位
政
要
，
總
統
對
中
國
大
陸
獺
蠹
欲
「
訪
」
，
此
間
消
息
很
快
就
收
到
，
且
馬
上
有
積
極
行
動
(
如

「
一
人
一
信
運
動
」
)
'
怎
麼
對
人
家
已
經
確
定
是
會
吃
死
人
的
奶
粉
，
此
間
却
任
商
人
一
手
遮
天
胡
搞

呢
？
不
知
道
，
當
再
過
五
年
以
後
，
另
一
個
醒
目
的
公
害
輸
入
時
，
此
間
是
不
是
還
是
像
睡
著
的
獅
子

一

樣
安
靜
？

給
我
印
象
很
深
刻
的
是
「
牆
」
一
文
。
這
是
寫
日
本
自
古
以
來
對
朝
鮮
(
韓
國
)
人
民
所
持
強
烈
的

種
族
歧
視
。
韓
國
不
斷
地
受
到
日
本
的
欺
略
、
壓
迫
。
這
種
民
族
間
的
仇
恨
是
怎
樣
地
扭
曲
了
人
性
啊
！

是
怎
樣
的
固
執
和
私
心
，
愚
昧
和
狹
隘
，
竟
使
得
有

一
種
人
高
高
在
上
地
欺
凌
另

一
羣
人
！

到
了
王
璇
先

生
寫
「
沐
猴
的
殘
夢
(
上
)
」
時
，
王
先
生
才
嘆
息
這
,
他
在
「
牆
」
裏
所
寫
的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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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
磚
固
然
可
以
造
牆
，
但
也
是
可
以
用
來
建
橋
的
。

這
樣
的
期
許
，

是
不
可
能
實
現
在
日
本
人
之
對
待
韓
國
人
上
了
。
對
於
這
樣
不
幸
的

「
定
論
」
，

我

們
知
之
必
然
；
却
是

多
麼
痛
惜
。
兩
個
民
族
，
有
蒞
兩
系
文
化
傳
統
，
文
化
模
式
或
許
不
同
；

但
是
文
化

是
人
的
創
造
。
同
爲
人
，
同
樣
地
胛
踩
在
大
地
上
而
生
活
，
爲
什
麼
有
一
方
的
人
，

手
是
血
腥
的
，
心
是

冷
酷
的
呢
？

這
樣
的
探
尋
，

已
走
到
王
璇
先
生
文
集
的
另
一
個
系
統
：

屬
於
人
的
本
位
，
人
與
自
然
的
交
流
。

「
墳
」
這
篇
是
很
清
新
的
散
文
。
雖
然
是
個
深
沈
、
灰
色
的
題
材
，
王
璇
先
生
寫
來
却
很
明
朗
。
明

朗
地
點
出

「
死
生
異
路
」
：

…
·

：
冷
冷
泉
下
掩
沒
了
多
少
驕
橫
的
記
憶
，
也
沖
淡
了
人
類
血
寫
和
淚
寫
的
歷
史
，
不
管
多
長
的
旅

程
都
有
終
點
的
，
每
個
人
最
後
依
夕
是
帶
着
他
原
始
的
茫
昧
和
絕
對
的
孤
獨
，
走
向
另

一
個
寂
寞
而
不
可

知
的
世
界
。

猛
然
你
囘
頭
，
你
將
發
現
你
過
去
的
片
段
就
像
一
個
個
的
墳
塚
，
一
個
有
形
的
墳
將
埋
葬
你
疲
倦
的

軀
殻
，
無
數
無
形
的
墳
却
完
整
或
殘
缺
地
埋
葬
了
你
走
過
的
路
程
，
在
大
步
跨
過
的
靑
靑
墳
頭
草
上
，
你

發
現
自
己
前
進
和
成
長
。

這
是
「
墳
」
文
的
後
段
。
當
我
後
來
看
了
王
璇
先
生
對
華
嚴
女
士
所
寫
「
乳
燕
羽
毛
齊
」
一
文
的
評

論
，
我
聯
想
到
，
從
「
墳
」

一
文
所
引
起
的
感
懷
。
每
個
人
都
有
他
各
自
生
長
的
環
境
，
或
由
於
環
境
'

或
由
於
槻
會
，
每
個
人
在
成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發
展
出
了
不
同
的
性
格
和
人
生
觀
。
孩
童
是
單
純
，
無
可
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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剔
的
。
每
個
人
都
會
有
充
滿
希
筌
辶
幻
想
、
燦
麗
的
靑
春
。
然
後
步
上
壯
年
。
然
後
步
上
老
年
。
每
個
人

都
有
權
在
歷
史
上
記
錄
他
的
人
生
事
蹟
；
是
光
榮
，
是
醜
陋
却
不
是
他
所
能
掩
蓋
和
修
飾
。
「
芸
芸
衆
生

」
、
「
逝
者
如
斯
」
，
都
使
我
們
感
慨
。
如
果
把
「
自
我
」
肯
定
於
僅
有
的
一
生
上
，
無
論
靑
春
時
，
或

活
着
的
每
個
時
候
是
多
麼
地
光
芒
恋
目
，
毫
不
寂
寞
；
但
總
無
法
填
補
對
人
之
心
死
的
慨
嘆
、
憂
侮
和
應

應
對
死
亡
的
恐
懺
。
只
有
把
自
己
生
命
的
意
義
，
容
納
入
羣
體
生
命
裏
，
才
會
有
眞
正
的
喜
悅
和
滿
足
。

當
我
們
所
致
力
的
，
不
止
是
滿
足
於
個
人
人
生
的
追
尋
時
，
當
我
們
是
投
身
在
羣
體
的
事
業
裏
，
我
們
所

做
的
事
，
所
逝
去
的
每
個
時
分
都
是
被
肯
定
的
。
那
麼
，
我
們
會
以
更
安
適
的
心
情
去
欣
箕
大
自
然
的
美

，
去
享
受
做
爲
大
自
然
之
子
的
快
樂
。

我
可
以
說
是
不
很
講
究
寫
作
技
巧
的
人
。
不
過
，
多
溍
些
書
，
也
能
發
現
到
不
同
風
格
的
寫
作
者
，

他
們
技
巧
的
表
現
，
使
得
其
作
品
發
揮
了
不
同
的
趣
味
和
功
能
。
王
璇
先
生
對
文
字
有
駕
馭
力
，
對
文
章

結
構
、
佈
局
也
擅
長
。
很
難
看
到
他
的
作
品
文
詞
間
有
語
病
或
有
矛
盾
的
地
方
。
這
是
因
爲
他
對
文
字
的

駕
馭
外
，
還
得
自
於
他
已
有
的
知
識
漼
礎
，
和
他
個
人
的
判
斷
事
理
的
能
力
。
當
然
，
追
究
至
終
，
就
是

他
心
中
所
執
着
的
善
惡
；
美
醜
的
標
準
。
若
王
璇
先
生
只
安
於
作
一
名
明
哲
保
身
的
臆
士
，
也
許
有
些
文

章
他
就
不
會
寫
出
來
，
有
些
話
他
就
不
會
說
。
再
版
的
後
記
裏
，
被
王
璇
先
生
點
到
名
的
「
文
學工
作
者

」
：
創
造
「
夕
陽
般
的
地
毯
」
，
喊
「
狼
來
了
」
的
，
談
「
人
性
」
的
，
這
些
人
在
保
住
自
己
金
飯
碗
的

同
時
，
應
該
也
要
想
到
別
人
的
土
飯
碗
的
。
我
不
知
道
王
璇
先
生
準
備
在
異
國
幹
活
多
久
，
但
是
，
我
期

莘
着
他
也
能
在
臺
灣
得
個
土
的
飯
碗
；
像
那
許
多
明
哲
保
身
的
人
一
樣
。
那
麼
，
以
後
我
們
再
看
到
他
所

觸
及
的
問
題
，
將
不
會
是
被
日
本
佔
去
了
太
多
的
篇
幅
，
而
是
我
們
所
熟
悉
的
，
我
們
周
圍
的
人
事
°
相

信
他
提
供
給
我
們
的

，
除
了
人
事
的
浮
象
，
還
能
挖
到
其
底
下
的
糖
髓
。
這
是
王
璇
先
生
在

「
廣
陵
散
記

」
裏
已
罷
做
到
的
一
點
。




